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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平

塞罕坝人喜欢说“林子”。
指着一片小树林，他们会说，“这个‘林

子’长的都是云杉”，或者说，“那个‘林子’，
是我看着长起来的”。

他们心目中的“林子”富有弹性，可远
可近，可大可小。

整个林场，林地面积112万亩，在塞罕
坝人说来，也是个“林子”。比如，他们说，

“我们这个‘林子’很特别，七月份油菜花开
得正好”。

有意思的是，不少塞罕坝人也被人亲
切地喊着“林子”。

司铁林、李振林、于瑞林、张林、刘庆
林、谷庆林、孟庆林、王树林、杨国林、姜清
林、李清林、张清林、李占林、孙占林、孙建
林、张建林、张玉林、窦宝林、李大林、李凤
林、刘凤林、陆爱林、穆秀林、鹿德林、吴德
林、邵和林、孙有林、闫晓林、张晓林……

这些塞罕坝人，有的名字里边原本就
带有“林”字，来到塞罕坝，成了务林人，延续
着与树木、森林的缘分。有的属于“林二
代”，父辈不约而同地“就地取材”，给他们的
名字镶上这个“林子”的印记。

同一片“林子”，同一汪绿色，同一个家
园。人与树的关系图谱，人类与环境关系
的演变轨迹，中国人环境意识与生态理念
的升华历程，在塞罕坝这片“林子”里，彰显
得动人而清晰。

一个见证历史变迁的“林子”，喟叹着
王朝的落寞又奏响民族的强音

北京人，东北望，是坝上。
“塞罕坝”，蒙古语和汉语的组合，意为

“美丽的高岭”。曾经这里是清代木兰围场
的中心地带，主要用于“肄武、绥藩、狩猎”，
清廷鼎盛时期几乎每年秋季都要举行声势
浩大的仪式，并列入国家典制，即“木兰秋
狝”。

那时“美丽的高岭”究竟有多美？
《围场厅志》记载，当年这一带，“落叶

松万株成林，望之如一线，游骑蚁行，寸人豆
马，不足拟之”。

好一个“寸人豆马”，就像现代人在高
空飞行时透过舷窗俯瞰大地，饱览天地间
的辽阔。

康熙则站在地面上，对这方水土多有
歌咏，“……鹿鸣秋草盛，人喜菊花香。日
暮帷宫近，风高暑气藏”。

现在，塞罕坝留有亮兵台。一团巨石
凌空凸起，形如卧虎。相传乌兰布通之战
大获全胜之际，康熙登临此地，检阅凯旋的
清军将士。无法想象，那时的康熙，内心起
着怎样的波澜。

他还有一首《塞外偶述》：“水绕周庐
曲，原高众幕围。”

乾隆续写着《出塞杂咏》：“最爱枫林新
似染，折来题句手亲书。”

嘉庆则跟风般来一首《塞山行》：“秋风
猎猎吹山云，奇峰倏起林木分。明霞五色
互炫耀，欲写岚黛难成文。”

明明知道“难成文”，还要硬着头皮上，
都是因为眼前的景让人心潮难平。

帝王热衷于借笔抒怀，其他人等也没
有闲着。

黄钺的《木兰纪事》见出清雅：“香草丰
茸三尺赢，据鞍似踏绿波行。怪它马耳双
尖没，尽作春江风雨声。”

陆元烺的《塞上夜坐》一片天籁，“松声
入夜常疑雨，虫语鸣秋惯近人”。

赵翼是个实诚人，没有那么多的辞藻
与讲究，一句“木兰草最肥，饲马不用豆”，径
直把当年木兰围场的风情端了出来。

惜乎时光如刀，将延续着的荣光强行
剪断。1824年，即道光四年，木兰秋狝这一

“万世当遵守”的家法，被断然废止。风雨飘
摇的清王朝，已经顾不上什么“鹿鸣”与“菊
花”，什么“香草”与“松声”，反而虎视眈眈，
把这里视为一块肥肉。

同治年间，就有声音要“就近招佃展
垦，尚足以济兵饷不足”。光绪年间，还在惦
记着“热河围场地亩，可否令京旗人丁迁往
耕种”，后来直接说了，“开垦围场各地藉筹
军饷，实为寓兵于民之善策”。

热河都统崇绮心在泣血，斗胆上奏，
“树木一空，牲畜四散……林木将何日而蕃
昌？牲畜更何时而萃止？空空围座，何所
用之？”

大势已去，再可贵的声音也如草芥。
成群成群的参天大树颤抖着，被连根

拔起，运走了。
如茵的绿草被蛮横地腰斩，“春风吹不

生”，远走了。
山火燃起，呼哧呼哧，噼里啪啦，空留

一缕青烟，飘走了。
土匪来了，一通彻头彻尾的残暴，逃走

了。
绿色大厦轰然坍塌，风沙来了，住下

了，不走了。

时光一寸一寸地长，风沙一口一口地
吞。风与沙在这里腾转挪移，漫天飞舞，山
呼海啸。结果是“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
日”。

一个王朝留下落寞的背影。
所有的荣光归“零”，而且迅疾地跌入

“负”的深渊。
诗人说：清朝的第一粒死亡细胞诞生

在木兰围场的废弃里。
而一个时代新的开篇也隐含在对木兰

围场投来关注的目光里。
风沙肆虐，无法无天，年轻的共和国下

决心要来治理。
1961年10月，时任林业部国有林场

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受命带队来到塞罕坝
勘查。哪知道，“美丽的高岭”以反讽的方式
给他一个下马威，“怎么说呢，我后来写了几
句诗，‘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
羊’。”

可以想象，当时的刘琨和同伴有多绝
望。

东部荒原上硕果仅存、顽强挺立的一
棵落叶松，给他们一行以希望的曙光，“这棵
松树少说也有150年。这是活的标本，证
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
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

如今，这棵“功勋树”还在傲立风霜。
它并不高大，也不粗壮，但落落大方，清清爽
爽，透着不可冒犯的庄严与威仪。

这棵树，距离根部一米有余就开始分
杈，感觉是两棵树在往上长。塞罕坝机械
林场副场长陈智卿说，一棵树分杈长成两
棵树，很可能是环境太恶劣，风雪把主干刮
断，营养让侧枝分走了。还有就是年头长，
没有人打理，一般的森林管护都要环切侧
枝的。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
条条光线，颗颗露珠，
赋予我美的心灵；
熊熊炎阳，茫茫风雪，
铸就了我斗争的品格；
我拥抱着——
自由的大气和自由的风，
在我身上，意志、力量和理想，
紧紧的、紧紧的融合。”
诗人李瑛的句子，似乎是专门写给这

棵树的“传记”。
这棵树，在向人类召唤：这里，尚存希

望。这里，还有未来。
1962年，来自18个省区市、24所大中

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周边地区的干部职工，
组成369人的建设大军，雄心万丈，进驻塞
罕坝，誓言重新安排山河与大地。

遭遇过人类残酷对待的大自然，摆出
一个“店大欺客”的架势。

气温在这里玩着“蹦极”，极端最高气
温33.4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43.3摄氏度，
年均气温零下1.3摄氏度。风一年只刮一
次，从年初刮到年终。雪是这里的常住客，
年均积雪7个月，最晚降雪记录是8月26
日，最早是6月10日。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在这里不是按照天过的，更不是按照月过
的，而可能是按照小时过的。

塞罕坝人“咬定荒山不放松”。种树，
成了他们心中强劲的旋律。

种树种树种树，他们心无旁骛。种树
种树种树，他们吃了千斤苦，受了万般累，矢
志不渝，不含糊。种树种树种树，他们不惜
搭上后代的漫漫前途。

种树种树种树，这个响亮口号，塞罕坝
人在内心喊了55年。种树种树种树，旋律
看似平面，节奏看似单调，却抹平了荒漠与
森林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种树种树种
树，塞罕坝终于从“负”的深渊爬了上来，挺
立起“正”的身姿。

“万里蓝天白云游，绿野繁花无尽头。
若问何花开不败，英雄创业越千秋。”作家魏
巍曾经踏足这里，留下诗句。都知道，他有
篇代表作，叫《谁是最可爱的人》。

塞罕坝人，也是可爱的人。他们没有
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干着感天撼地的
千秋伟业。

如今的塞罕坝，森林覆盖率由林场建
立初期的12%增至80%，林木蓄积由33万
立方米增至1012万立方米，完全称得上一
艘“绿色航母”，一家“绿色银行”。

如今的塞罕坝，是一面墙，一面抵御风
沙的墙；是一汪海，一汪绿意葱茏的海。

曾经，塞罕坝之美“殆非人力之所能
为”。如今，塞罕坝之美“确属人力之所能
为”。是人力，让塞罕坝奄奄一息。也是人
力，让塞罕坝满血复活。人与人之间，横亘
着岁月的沧桑，更见证着一个时代的阔步

前行。
一个蕴藏生态思想的“林子”，新时代

的年轮更绵密更壮实
“无边旷野一棵松，顶天立地傲苍穹。

雷霆或可伤枝叶，壮志何曾动毫分？”来自林
业系统的诗人田永芳，对塞罕坝的“功勋树”
一咏三叹。

这棵落叶松，记录了塞罕坝这片茫茫
林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生长
历程。树是有年轮的。岁月的印痕，刻在
树干一层又一层的同心纹路上，表征着时
光进度与人世变迁。而这5年的年轮，必定
更绵密更壮实。这5年的年轮，也再度昭
示：塞罕坝是有根的塞罕坝，塞罕坝这个“林
子”是有根的“林子”。

这个关乎生态理念、生态思想的“根”，
厚植在塞罕坝人的意识深处。

塞罕坝人太知道，这个“林子”是怎么
来的，意味着什么。

当年的人们，对“千里红叶连霞飞”的
木兰围场“巧取豪夺”。毫无节制的索取，引
发大自然的疯狂报复。当塞罕坝人再度靠
近时，大自然并不听从，更不屈服，而是持续
地出难题，考验着人类的耐力与决心。

1962年，369位塞罕坝人，种下1000
亩的树苗，但成活率不足5%。第二年春天
又造林1240亩，成活率只提高了3个百分
点。

大自然毫不客气。塞罕坝人的信心骤
然降至冰点。

1977年10月，一场罕见的“雨凇”灾害
袭击塞罕坝，受灾面积达57万亩，“一棵3
米高的落叶松上，挂着的冰有500斤重”。

大自然并不想“束手就擒”。
不足3年时间，大自然再度“偷袭”，让

正处于生长期的树木遭遇3个多月的干旱，
12.6万亩的落叶松悲怆地倒下。

塞罕坝人屡败屡战，每一次都重整旗
鼓，跟大自然较量、协商。

人类以善相待，自然敬之以礼。
这10年，与建场初期10年相比，塞罕

坝及周边地区年均无霜期增加12天，年均
降水量增加50毫米，大风日数减少30天。
大自然调整了区域的小气候，给塞罕坝人
回赠一份大礼。

从报复到相持再到友好，大自然与塞
罕坝人之间，演绎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
奏曲。大自然与塞罕坝人携手相告：人类
与环境有且只有友好相处，真正“姐妹情深”

“哥俩好”，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维，不是没

有给塞罕坝人以冲击。种树嘛，就应该“吃
树”；绿色嘛，大致来说就是穷困、落后、封闭
的代名词；过日子嘛，就应该发“大工资”，过

“大生活”。再说，塞罕坝的森林资源总价值
超过200亿元，是有挥霍资本的。但塞罕
坝人还是决然地把这些想法摁住了。

由于气候条件限制，塞罕坝的树，每年
的生长期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左右。塞
罕坝的树在休眠，塞罕坝的人在思想上却
放弃“猫冬”。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引领着
塞罕坝人步子迈得更稳，走得更远。

茫茫林海缄默无声，却以伟力撑起一
片新的天。

“这几年，越来越感觉，花草树木，空
气、水和绿色的地位上来了。”塞罕坝机械林
场总场千层板分场场长于士涛说。

“我总结，干林业的，就是要看天吃饭，
看老天爷的脸色。我们做事，做到什么份
上，老天爷说了算。人还是要老实点，别老
想着跟大自然对着干。”塞罕坝北曼甸分场
场长张利民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就是
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塞罕
坝人在林场显著的位置，立起一块块标语
牌，誓言要把嘱托牢记在心。

“生命与绿色拥抱，人类与自然共存。”
“人人爱护环境，环境呵护人人。”“人类靠环
境生存，环境靠人类保护。”“保护环境是责
任，爱护环境是美德。”“用汗水美化青山，用
爱心缔造家园。”“你的呵护，使我美丽。”“让
人类在大自然愉快徜徉，让鸟儿在天空中
自由翱翔。”“追求绿色时尚，拥抱绿色生
活。”这些标语牌，散落在塞罕坝林场的各个
角落。

呵护自然，保护环境，塞罕坝人站在前
列。

“大家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
这个‘凉’可不是那么好‘乘’的，是要‘打雷’
的。”80后于士涛是个“新坝上”，已经成为
林场中坚力量的他，越来越懂得前辈嘴边
的“三分造，七分管”的分量。

这个“林子”是塞罕坝人的命。保护好
这个“林子”，是塞罕坝人灵魂深处的第一位

诉求。
保护保护保护，他们使出浑身解数。

保护保护保护，他们对诱惑不闻不顾。保
护保护保护，他们在行动上领先一步。

塞罕坝有个七星湖，群山环抱的100
万平方米的湿地范围，分布着大小不等、形
状各异的天然湖泊，宛如天上的北斗七星。

不少人忽略了这个七星湖全称为“七
星湖假鼠妇草湿地公园”。

陈智卿介绍说，假鼠妇草常见于海拔
1100米以下，而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七
星湖湿地公园长势良好，实属罕见，富有科
考和观赏价值。

于是，塞罕坝人怀着敬意，以一种草的
名义，为一个景区命名。

草是有生命的，树也一样。生命之物
总是要患病的。如何给森林治病，塞罕坝
人自有路数。

林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国志
锋介绍说，对于森林病虫害防治，塞罕坝有
个总体原则：能森林自控的，不人为干预；能
小范围控制的，不扩大面积防治；能采取天
敌、物理防治的，不用化学药剂。

“目的就是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最大
限度保护非防控对象，促进森林形成自控
机制，维护生态平衡。”国志锋的意思是，“林
子”能自行解决的，就让它自己动手。

对于防火的事，塞罕坝人则是牢牢握
在手里，一刻也不撒手，“森林如万宝藏，资
源财富里面藏。若是防火不为重，定是富
土变穷壤”。

林场防火办主任吴松告知，塞罕坝林
场防火的考核办法是定量的，采取的是“百
分制”，每一分都是落地的，很明确，可操作。

比如，随机抽查发现护林员的巡更系
统手机人为损坏或者丢失了，每部扣0.1
分；防火宣传专用广播设备损坏了，无法使
用，扣1分；护林防火紧要期，各分林场主管
领导如果不接听电话，每次扣0.5分；专业
扑火队员的单兵装备，包括扑火服、头盔、手
套、扑火靴、挎包、水壶、毛巾、风镜、急救包、
手电筒，缺少一件扣0.1分。

关键是，这么一路算下来，90分以上才
达标。

一旦不达标，好了，紧跟着一长串的处
罚措施，硬碰硬，毫不留情。

制度在上，有规可循，清清楚楚，容不
得半点的侥幸与懈怠。

就这么着，塞罕坝人在防火上自己给
自己念“紧箍咒”，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

在这个防火“百分制”定量考核办法
中，有一大项是“资源管护”，明确一旦发现
牲畜进入幼林地，包括发现牲畜粪便，每次
扣0.2分。

当年，刘琨见着的塞罕坝“无林无草无
牛羊”，是因为牛羊不来了。如今的塞罕坝，
是不让牛羊来。于是，现在的塞罕坝，“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草低，难见牛羊”。

防虫、防火、禁牧，为了保护这片林海，
塞罕坝人亮出一套组合拳。

但他们不满足于“守”，而是也有“攻”。
塞罕坝人的“拿手好戏”就是见缝插

绿、见空植绿。这五年，他们开始向石头要
绿色。

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劳作，塞罕坝能植
树的地方基本上都被绿色占领了，“肉都吃
光了”，好一点的“骨头”也给啃完了。要说
绿色在塞罕坝已经趋于饱和了。但塞罕坝
人不避短，因为还有“硬骨头”。

一些石质阳坡，土层瘠薄、岩石裸露、
地处偏远、施工难度大，有的坡度甚至达到
46度。塞罕坝人说，绿色无盲区，绿色要彻
底。既然铁树能开花，石头上自然也能种
树。

他们把这个工程命名为“攻坚造林”，
完全是向改革纵深处挺进的阵势。

整地如何动手？“沿等高线，利用人工
进行穴状整地，穴面规格为长70厘米×宽
70厘米×深30厘米，较常规整地规格有所
加大，采用‘品’字形配置，有效拦截地表径
流”。

树种选择有哪些要求？“以抗干旱能力
强的樟子松和油松容器苗作为主要栽植树
种”，苗龄在三四年之间，苗木高度控制在
20厘米至30厘米。

还有特别提示，“苗木栽植完成1周后，
进行二次踏实，充分做到根土密接，防止透
风失水”。

这些内容摘自论文《塞罕坝林场开展
攻坚造林的成功经验与思考》，作者司宏图，
来自塞罕坝第三乡分场。

塞罕坝的造林与管护，历来都是科研
力量“唱大戏”。一群知识分子，甘心在这里
观察树、研究树、发现树。

这五年，塞罕坝完成《坝上地区华北落
叶松人工林大径级材培育技术研究》《塞罕
坝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等5项课题
研究，开展《油松、华北落叶松高效培育与经
营关键技术研究》《华北土石山区典型森林
类型可持续经营技术研究》等4项协作研
究，评审通过《河北省白毛树皮象防治技术
规程》《河北省樟子松人工林抚育技术规程》
等3项地方技术标准。

塞罕坝的659种植物，也被纳入研究
的视野。“在特有植物中，光萼山楂是新发现
的一个耐寒耐旱种，保存了良好的基因遗
传性。”《塞罕坝森林植物图谱》记载道。

风光摄影家姜平则以艺术的视角，丈
量着塞罕坝的一草一木，“高低起伏的山岗
之间夹杂着一块块草场和湖泊，晨曦中耀
眼的白桦树、夕阳下牧归的牛羊和秋风前
短暂的油菜花，构成了塞罕坝典型的地貌
特征和美丽的塞外风景。这种自然条件，
非常适合摄影创作”。

他出版的画册《风光摄影解析：塞罕
坝》，以塞罕坝的风景为例，讲述着与风光摄
影有关的甲乙丙丁。

塞罕坝经得住360度全域性的研究与
打量，最根本的还是新的生态思想在奠基
在涵养。

塞罕坝之路，是播种绿色之路，亦是捍
卫绿色之路，更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为方向的通往未来之路。

这就是塞罕坝的“根”。
一个蓄满精神能量的“林子”，向着壮

阔的天空拔节生长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在塞罕坝林海漫步，眼与耳，身与心，

是可以完全托付的，不设防。
无边无沿、无穷无尽的绿色，清新、雅

洁、恢宏、明亮，令人心安，有着向上的牵引
力。

饮水思源，睹物思人。
塞罕坝有片“尚海纪念林”。好一个齐

整、葱翠的“林子”，铭刻着以林场首任党委
书记王尚海为代表的创业元勋们的功绩。

林场建设初创时期，困难堆积如山。
为了稳定军心，王尚海一跺脚，从承德举家
迁往坝上。副场长张启恩，原林业部造林
司工程师，北京大学毕业生，硬是说服爱人
挥别京城，举家上坝。

燕赵大地，再次响起“壮士一去不复
返”的悲歌。

悲歌一曲唱罢，旋即转入寂寞。无边
的寂寞，始终是塞罕坝的“敌人”。

73岁的尹桂芝，18岁时秉持“祖国的
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信念，来到塞罕坝，

“没活干，那就找活儿干，干啥还得往前
干”。80岁高龄的“老坝上”张省也说：“当
时就看谁能干。谁能干就跟谁比。比着
干，得劲！”

化解白天的寂寞就找活儿干，安顿晚
上的寂寞就人为制造声响。

“年轻人没啥活动，上山参加生产回
来，基本上就在宿舍待着，看看书。太闷了，
就喊两声，乱唱几句，敲敲洗脸盆子。就这
样。”建场初期的技术员李信说。

55年了，寂寞依然难以驱除。
塞罕坝在偏僻地带设有多处望火楼，

一般都是夫妻终年住着，观察火情，被誉为
“森林的眼睛”。

刘军和齐淑艳驻守的阴河分场亮兵台
营林区望火楼，是整个塞罕坝林场的制高
点。举目一望，茫茫林海尽收眼底，就专门
辟名为“望海楼”。这里距离林场驻地有一
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除了树，还是树，偶见
一个人影，都让人心生暖意与欣悦。

他们的任务就是每15分钟登高瞭望
一次，看看四周是否冒烟了。这份工作，没
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在这个几乎与世
隔绝的地方，两口子生活了11年，“该吵的
架都吵完了”。原本性情上就好静的刘军，
笑起来也是一个“慢动作”。

实在是“熬得慌”，刘军看见央视播放
着《跟徐湛学国画》节目，顿时来了兴致，“寻
思”着那就学画画吧。

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的刘军，人到中
年，给自己找了个爱好。边学边画，边画边
学，他感觉没有那么难，“你看，画个松树枝，
拿毛笔往纸上一戳，就出来了”。

他画有《赏秋》《一览众山小》《春江水
暖》《松鼠送福》《长寿图》《百财聚来图》，还
有一幅，两只猫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全
神贯注，相互偎依着。刘军将之唤名《守
望》。

“守望”，是当代塞罕坝人的人生关键
词。

他们在守望塞罕坝的气息。用作家石

英的话说，整个塞罕坝都散发着“一种清冽、
芳香、甜润而又略含酸爽的使人清醒、促人
向上的气息”。

他们在守望塞罕坝的绿色。用编辑家
崔道怡的话说，塞罕坝的绿是“碧绿、翠绿、
嫩绿、油绿”，是“饱含着脂肪与水分、充盈着
生命之原色的绿”。

他们在守望塞罕坝的美丽。用摄影家
李英杰的话说，塞罕坝的自然美“诠释了世
间所有的永恒、浩瀚、广袤、和谐与力量，是
原生态的美，是真正的自然美”。

守望守望守望，他们以立正的身姿长
成了一棵棵参天树。

站在那棵被誉为“功勋树”的落叶松
前，李瑛老先生的诗句再次在耳边回荡：

“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
我是广阔田野的一部分，大自然的一

部分，
我和美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我属于人民，属于历史，
我渴盼整个世界
都作为我们共同的祖国。”
你分明能感知到，这里的“我”，不仅是

一棵树，也是塞罕坝的百万亩林海，更是创
造着传承着塞罕坝精神的塞罕坝人。

守望守望守望，他们练就“塞罕坝式”
的乐观。

“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
苦乎累乎不在乎。”这是当年的塞罕坝人拟
就的对联，横批：志在林海。

而现代塞罕坝人在遇事抱持乐观态度
上不输前辈。

由于长年在海拔1010米至1940米
的地方工作生活，塞罕坝人的皮肤偏黑。
他们就自嘲是“黑蛋”“黑煤球”“黑土豆”。

转而，他们有时也“冒充”一把文化人，
自称是“林家铺子”的。

守望守望守望，他们这群倾心制造“氧
气”的人出手大方。

数据显示，塞罕坝每年释放氧气54.5
万吨，可供199万人用上一整年。

塞罕坝这个“林子”更在释放着精神的
“氧气”。

因为这个“林子”的带动，林场所在的
河北省承德市造林绿化步入“加速度”跑道，
全市森林面积3390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
56%，再造了25个塞罕坝。

因为这个“林子”的感召，更多的人享
受着一种有远见的生活方式。

刘国是塞罕坝北曼甸分场四道沟营林
区的一名护林员。他的任务，就像歌曲唱
的“大王叫我来巡山”，要在沿途开展防火宣
传，扣留所有火种，查看所辖范围是否有人
为或牲畜毁林现象。他每天都要写巡山日
记，营林区主任还要“批改”。

不过，刘国已经从“要我巡山”转向“我
要巡山”。他说：“有事没事，有点没点，就喜
欢到山里走一走、看一看，要不然就不舒服、
不踏实。”

在坝上感到舒服与踏实的，还有8岁
的刘笑宇。

平时刘笑宇在临近塞罕坝的乡镇上读
书、生活。正值暑期，他就跟着家人上坝
了。见着时，他正和另外两个小朋友组成

“寻宝小分队”，在草地上嬉戏，“我喜欢坝
上，可以一直跑，跑呀跑，一口气跑好远”。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是一个舒舒展
展的人。

7月12日傍晚，在七星湖假鼠妇草湿
地公园“松毯天成”景点，一个小男孩捡起一
枚松果，问妈妈这是什么。妈妈告诉他，这
是松果，里边有松树的种子。种子慢慢长
大了，就是身旁的这些小树苗。

“小树苗”这三个字令小男孩眼神一
动，旁若无人地念起了童谣：“园里一排小
树苗，根根栽得一般高。小树苗，嫩又小，
摇一摇，就摔倒。小朋友们爱树苗，你不
碰，它不摇，挂上一张小纸条：人人爱护小
树苗。”

小男孩来自北京，名叫郭恒铭，正读着
幼儿园。妈妈晁华说，这是第一次听儿子
唱起这首童谣。

这么个地方，这么个时刻，“爱护小树
苗”的星光，在这个4岁孩子的脑海中闪烁
着。

一颗美好的种子正在他的心底发芽。
孩子们意味着未来。成人理当要为他

们倾心爱着的绿色护航。
塞罕坝人是榜样。

“什么人？一颗绿色的心，一脸的刚毅
与幸福。”在奔向中国梦的征途上，有人问。

“塞罕坝人！”回答响亮而有力。
“什么人？把生态的事看得这么透彻，

行动上这么果断。”在人类描绘生态文明前
景的漫漫画卷边，有人问。

“中国人！”回答更坚定、更铿锵。
（作者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新华社北京
8月6日电）

好 一 个 大“ 林 子 ”
——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55年发展历程速写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
成果，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

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继续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指南，是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根本遵循。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
于人心向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
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
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的执政基础和群
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

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五年来，党风政
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赢得了人
民群众衷心赞誉。全面从严治党成绩值得
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入总结。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
切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
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只有进一步把
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
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
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

利。今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党必须完
成的历史使命。“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以
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
抓好管党治党，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更
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成绩，
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
观。现实警示我们，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
重道远，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松懈。要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坚持问
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始终绷紧从严从紧
这根弦，落实好管党治党责任，不断解决党
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使全面
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更加严密、
更加有效，确保党更好经受住执政考验、改
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更好战胜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

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在历史性“赶
考”中交出优异答卷。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全党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
话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
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坚 定 不 移 推 动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向 纵 深 发 展
——八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